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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于农村离婚妇女权益受损现象，探讨《民法典》所确立的离婚救济制度：包括离婚财产分割、

家务劳动补偿、离婚经济帮助及离婚损害赔偿等制度，在保障农村离婚妇女权益时面临的实践困境。受

传统社会结构与乡土习俗影响，相关制度在部分农村地区的司法适用中仍存在保障不足与潜在歧视问题，

且针对实践中的新挑战，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尚存模糊地带与指导缺位。基于对相关权益受损现状的分

析：如离婚后土地权益难获保障、就业市场性别歧视、离婚后仍受暴力侵害等，本文旨在剖析现有救济

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障碍及其对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局限性，进而从学理与实践维度提出完善建议，

以期促进《民法典》相关制度在农村的有效实施，健全农村妇女权益保障机制，对深化妇女权益保障的

理论探讨与推动相关法律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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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amage to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divorced women, and dis-
cusses the divorce relief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Civil Code: including divorce property division, 
housework compensation, divorce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divorce damage compensation, and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faced in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divorced women. Af-
fected by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 and local customs,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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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and potenti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systems in some 
rural areas, and in response to the new challenges in practice, the current laws and judicial inter-
pretations are still vague and guidance gap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amage to relevant rights and interest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of guaranteeing land rights and in-
terests after divorce,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the employment market, and violence after divorce, 
etc.,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applicable obstacles of the existing relief system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its limitation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women, and then 
put forward from the level of doctrine and practice. Goo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levant systems of the Civil Code in rural areas and improve the 
mechanism for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ural women,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ro-
moting the practice of relevant law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enhances the legal awareness among 
rural women but also ensures their equitable access to justice, thereby fostering a more inclusive 
and fair rur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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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保障妇女权益是《民法典》的核心价值取向之一，其设立的离婚财产分割、家务劳动补偿、离婚经

济帮助及离婚损害赔偿等救济制度，为离婚妇女的权益保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然而，现实观察与

既有研究表明，在部分农村地区，受传统社会结构、习俗观念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民法典》离

婚救济制度的实际适用效果面临显著挑战。实践中，农村离婚妇女权益受损现象依然存在，突出表现为

土地权益难以有效实现、就业市场遭遇性别歧视、离婚后仍面临人身安全威胁等。针对上述现象的司法

实践反映出相关制度在适用层面存在保障不完善乃至潜在间接歧视的问题。同时，现有法律规定及司法

解释在应对具体情境中的新问题时，仍显原则化或存在空白，难以充分指导司法实践以有效消除歧视、

切实保障农村离婚妇女权益。因此，亟需在理论层面深化对相关制度适用困境的阐释，并在实践层面探

索其优化路径。本论文立足于对农村离婚妇女权益保障现状的关注，重点选取“离婚后土地权益保障困

境”、“就业市场性别歧视”以及“离婚后持续暴力侵害”等典型现象作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民法典》

各项离婚救济制度在司法适用中于上述领域所暴露的保障不足问题及其根源；系统阐释现有规定对司法

实践指导的局限性；并最终结合学理分析与实践需求，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完善建议与法律适用优化

方案，以推动《民法典》离婚救济制度在农村社会有效落地，切实构建更加完善的农村离婚妇女权益保

障机制[1]。 

2. 农村离婚妇女合法权益保障缺失的现状 

我国部分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农村女性的权利并没有得到完整的保障，尤其是离婚农村女性

权益的保障存在严重的问题。据统计，在农村地区大约 10%的离婚案件审理中，女方都会提到男方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及离婚后婚姻关系结束后曾对其有“殴打、辱骂”的言行。在离婚后，妇女对于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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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探视等权利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一些财产权利也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在离婚后寻求就业的过程

中，农村妇女还会遭遇就业市场的歧视。 

2.1. 就业市场对离婚妇女性别歧视现状 

在部分农村地区，受传统社会结构及文化观念影响，性别角色分工仍呈现显著差异：男性主要承担

公共生产领域职能，而女性多局限于私人领域活动(如育儿、家务)。这种分工模式导致农村妇女在婚后(尤
其是生育后)普遍中断职业发展，形成对配偶的经济依附性。同时，在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离婚妇女常

面临社会评价降低的风险，此种负面舆论进一步加剧其就业困境。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用人单位在招

聘过程中设置性别偏好条款(如限定男性或男性优先)，或将婚姻状况、生育历史作为女性求职者的限制条

件。智联招聘的《2025 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揭示了一个刺眼的数据：62.5%的女性在求职过程中

遭遇过关于婚育状况的询问。而对照之下，仅有 18.5%的男性面临过相同的境遇。这一组数据令人震惊，

尤其是在众多应聘登记表上，“婚姻状况”和“子女数量”竟然成为了必填项。依据《劳动法》第 12 条、

《就业促进法》第 27 条及《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43 条所享有的平等就业权，此类行为实质构成对农村

离婚妇女的间接性别歧视。 

2.2. 离婚农村妇女人身权利易受到严重侵害 

离婚自由权作为《宪法》第 49 条与《民法典》第 1041 条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在部分农村地区的

实践层面存在保障不足。受特定区域性别比例失衡及传统观念影响，当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且女方主张解

除婚姻关系时，男方常因无法接受离婚事实而实施报复性违法行为，主要表现为以恐吓、殴打等方式对

妇女实施家庭暴力，侵害其生命健康权。据最高人民法院 2023 年《涉家暴离婚案件司法统计报告》显示，

女性作为原告的离婚诉讼中，约 9.2%的案件存在因离婚诉求引发的暴力升级现象，部分行为人甚至组织

家庭成员实施非法拘禁，对妇女及其近亲属施加不当压力。由于受暴妇女普遍存在证据保全意识薄弱、

诉讼意愿受传统观念抑制(如避免社会负面评价)等问题，往往导致其撤回离婚诉讼或未能及时固定家暴

证据，致使民事救济途径受阻。农村妇女不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人身权利容易受到侵害且难以维权，

在离婚后，其人身也经常会受到威胁[2]。最经典的例子，便是四川阿坝州金川县网红“黑姑娘拉姆”事

件，最悲剧的出现在 2020 年 9 月 14 日晚，正在家里直播的小网红拉姆，突然被干符唐某某泼上汽油并

燃烧，造成重度灼伤。之后，拉姆被紧急送到阿坝州人民医院抢救。由于受伤程度太重，拉姆后来又转

诊至上级医院进行了进一步救治。9 月 18 日，警方已经控制住犯罪嫌疑人唐某。9 月 30 日晚间，从拉姆

的家人罗先生处得知，兰姆已在当日不幸去世。根据了解，拉姆前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经常对拉姆

进行殴打、威胁等家庭暴力侵害，在离婚后也经常纠缠拉姆。作者检索了最高人民法院 2021 年发布的反

家暴典型案例发现这并不是个例，在大多数农村地区，离婚后，妇女经常都会受到前夫的侵害。 

2.3. 农村离婚妇女探视权的行使存在问题 

在部分偏远农村地区，离婚妇女常面临失去子女探视权的困境。受中国传统“传宗接代”观念影响，

很多地区法院在离婚案件中将子女抚养权判给男性。此时，部分男性通过敌对行为(如谩骂、暴力等)对女

性施加心理或生理伤害，迫使其在抚养权问题上妥协，放弃子女抚养权。更有些女性在离婚后选择再婚，

而再婚家庭通常不接受带子女的妇女，因此在抚养权方面作出让步。此外，离婚后的女性面临经济困境，

无法按时支付抚养费，导致男性以此为要挟，拒绝女性行使探视权。这一系列问题导致女性的探视权在

实践中屡遭侵犯。 
司法实践中，因种种原因，男性通常获得子女的抚养，而女性则往往只能行使探视权。然而，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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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视权的周期性、执行标准不明确等问题，探视权的实际行使面临诸多困难。另一方面，法律保障方面

的不足，如规定不明确、缺乏实施监督，也加剧了探视权执行的难度。 

2.4. 离婚农村妇女财产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宅基地使用权登记长期遵循“户主代表示范”，即以男性户主作为权利表征主体，导致妇女(尤其是

离婚妇女)在不动产登记簿中被边缘化，违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 8 条“共有财产应登记全体权利

人”之规定。我国农村地区宅基地使用证登记制度一直都沿用“有父从父，无父从子”的传统习惯，宅基

地使用权证上的登记权利人多数为男性，而且，更有甚者，很多农村妇女即使在未出嫁前在娘家也无法

分得本村的宅基地使用权[3]。在农村“嫁夫随夫”的婚姻模式下，女性结婚后户口迁入夫家，致使她们

在娘家获得的宅基地使用权遭到剥夺，而在夫家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则完全依赖于丈夫的权利。这种婚姻

与土地使用权的紧密绑定，使得女性在离婚后面临双重损失：既失去了在娘家的宅基地使用权，也无法

享有自己婚后获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导致农村妇女在离婚后的财产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侵犯了其基本

财产权利。 
根据《民法典》第 1063 条规定 1相关的内容来看，在农村地区适用时，结婚前男性一方就已经获得

其本身的宅基地使用权，妇女因婚姻迁移户口后，原居住地(娘家)集体经济组织常以“外嫁”为由注销其

成员资格；而新居住地(夫家)则以“未满居住年限”暂缓确权，形成成员资格衔接真空，触发《农村土地

承包法》第 31 条禁止的“两头空”风险。离婚时，夫家婚前承包土地因登记在男方名下，女方需举证“实

际耕种贡献”(如户口在册、劳务记录)方可主张分割，否则面临《民法典》第 1087 条“财产权属证明优

先”规则下的败诉风险，这也就导致部分农村离婚妇女在离婚后生活陷入困境。这些看似是伦理道德方

面的问题，其实都是对农村离婚妇女权益的侵害，实际上也是农村妇女权益法律保护不完善以及相关保

护制度在农村难以适用的缩影。 

3. 《民法典》离婚救济制度及其适用存在的问题探析 

3.1. 农村离婚妇女难以获得过错损害赔偿 

自《反家庭暴力法》开始实施，作者检索发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公布的《涉家暴离婚案件司法

统计报告》(2023)显示，9.2%女性原告遭遇暴力报复，农村女性大都是家中暴力侵害的受害者。作者检索

裁判文书网，重庆某基层法院调研显示，458 件涉家暴案件中，仅 3 件受害方获赔，胜诉率不足 1%，农

村地区因证据缺失问题更为突出。目前，我国人民法院家暴情节认定上所依据的法律主要还是《反家庭

暴力法》第 20 条。如果严格适用这部分条款来认定家庭暴力侵害的存在就会导致家庭暴力情节的认定对

于离婚农村妇女来说过于严苛，导致司法实践中妇女难以获得家暴侵害的损害赔偿。对于处于弱势一方

的农村离婚妇女来说，在证据收集保存上更是难上加难。在裁判文书网上搜查相关案件 86 份判决书中，

查阅的 86 份判决中显示，虽然原告方起诉离婚时都提及家庭暴力的存在，但是仅有不到 5%的原告方注

意收集证据并向法庭提供，剩下 95%以上均不能或者没有提供家庭暴力相关证据，即便有部分能够提供

证据，但也因为和案件关联性不够等原因难以认定。网红拉姆被求复合不成的前夫用汽油烧身致死的案

例告诉我们，虽然法律是保护离婚农村妇女最有利的利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法律很难在事后第

一时间保护到这类离婚妇女的权益，而如何探索出更有利的反家庭暴力法律的适用途径，需要社会各方

的努力。 

 
1《民法典》第 1063 条：“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一) 一方的婚前财产；(二) 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

偿；(三) 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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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婚姻法》就曾经在第 46 条中所制定过离婚损害赔偿管理制度，并明确了该管理制度的主要目的

是保障在夫妻关系中无过错的一方，当姻亲关系中由于夫妻任何一方的严重过失行为而造成夫妻关系终

止时，无过错一方就有权利要求有严重过失的另一方履行损害赔偿责任。《民法典》第 1091 条 2在原《婚

姻法》中所罗列的“重婚、与其他人同居、实行家人强暴或侵害、遗弃父母”等四类行为以外，还增加了

对离异伤害补偿的兜底保障条件，即：有任何严重错误的前提下，该兜底保障条件的增加进一步拓宽了

对离异伤害赔偿的范围，加强保障了在婚姻关系期间遭受权利侵害的妇女的权益，该兜底条款的设定将

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不再局限于上述几类，从而也间接完善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相关规定。但是在具

体的举证责任方面，因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范围本身的特殊性和隐蔽性，在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审理

中如果强调承认了私人证据材料的证明性，那么这种证明方式是不是会损害其他人的隐私权则尚有争论。

在农村地区，妇女离婚时经常会受到男方的家暴或者阻碍，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设立为一部分想要离婚

但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妇女提供了一条较为有效的救济途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离婚损害赔偿条件的

法律原因严格、法律特征不明确、农村妇女离婚时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相对淡薄等原

因，导致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相关条款适用率很低。 

3.2. 离婚财产分割制度适用中对农村妇女的间接歧视 

根据法律相关规定：离婚时夫妻双方可以先协议处理共同财产，协议不成的，可以由人民法院依据

各方财物的实际情况，或者按照保护孩子、女方等无过或错方利益的原则裁定。对丈夫或妻子在国家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中获得的利益等，必须依法得到保障。我们可以看出从法条内容直接看出在立法层面对

于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条款不存在对离婚农村妇女的直接歧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规定的实施和适

用过程中，该制度存在双重模糊性。离婚后，妇女不能分割宅基地的共有财产，难以返回家庭申请新宅

基地。但同时，在姻亲关系发生后，没有名义上登记的土地所有权人等这一些因素，女方也很难享受到

对原发承包地的相应的赔偿款利益。如此，农村妇女在离婚后生活将会二头落空，不但没有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也不能得到适当的补贴。离婚后农村女性也就失去了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家庭生活也就相应

地没有保障。此现象在农村离婚案例中频频发生，尽管《民法典》的规定对女性权益做出相关保障，在

具体案例中，法官裁判可能存在一定的间接歧视问题，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地位未能完全得到法律的平等

对待。因此，法律的适用和判决的公平性常常需要司法解释和社会观念的逐步进步来进行调整。 

3.3.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标准模糊 

受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模式影响，农村妇女普遍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含育儿、赡养、家庭事务管理)，形

成显著的角色专业化即“男主外，女主内”。尽管许多妇女离开家庭从事社会职业和处理家庭以外的各

种事务，但许多农村妇女仍然承担更多的家务和劳动任务，这些农村妇女专门从事的家庭事务和家务劳

动价值在社会上得不到直接的认可和价值体现，当婚姻破裂时，这些角色专业化的成本就会明显增加，

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时间和劳动价值很难在社会中得到体现，离婚的成本也就会随之增加。 
从已被废除的《婚姻法》第 40 条中的规定看出，对离婚时家务劳动的补偿仅限于配偶双方在婚姻存

续期间采用分别财产制度的情况。新颁布的《民法典》将家务劳动的补偿范围扩大到单独财产制度之外，

具体的补偿方式由配偶双方商定，如果协商后仍未能达成协议，应由法院裁定。《民法典》第 1088 条规

定 3在法律规定形式上不存在对女性的歧视与不平等内容，在离婚时承担家务劳动多的女方可以向男方

 
2《民法典》第 1091 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2、与他人同居；3、实施家庭暴

力；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5、有其他重大过错。 
3《民法典》第 1088 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

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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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劳动补偿，但是，由于《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是比较一般性的原则性规定，没有

具体规定如何在具体实践中确定赔偿额，这也间接导致了负担家务劳动较多的女方其劳动价值没有被赋

予社会价值，在结果上仍然对农村妇女的权益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3.4. 离婚妇女获得经济帮助仍存在严重困难 

从原《婚姻法》第 42 条规定可看出，如果一方有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个人财产(如房屋)中给予困难

一方适当的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商一致；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裁定。《民法典》第 1090 条规定，

在离婚的情况下，有能力支付离婚费用的另一方应在其中一方有需要时提供适当的协助。具体办法由双

方协商一致；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裁定。《民法典》该条的相关规定继承了原《婚姻法》的有关规

定，扩大了“离婚经济补助”在继承规定中的适用范围，但没有强调具体的帮助形式。《民法典》还规

定，原本没有履行义务的、离婚期间负有支付责任的一方对生存困难的另一方也应该提供合理的经济帮

助。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离婚经济援助制度和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在适用范围和补偿内涵上存在差

异。家务劳动补偿主要针对在婚姻存续期间承担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特别是在离婚时对其付出的无偿

劳动给予一定的补偿。然而，离婚经济援助制度所规定的补偿对象则侧重于离婚后的有经济困境的一方，

特别是对因家庭生活重负放弃个人职业发展、或因缺乏稳定收入来源而面临生存困境的一方。在一些落

后的农村地区，离婚后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更加显著[4]。许多农村妇女因婚姻存续期间长期承担家务劳

动和照顾家庭责任，而未能得到充分的职业发展机会；在离婚后，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稳定的收入来源，

她们的生活状况更加困难。这些情况反映了离婚经济援助机制的必要性，它实际上起到了在离婚后矫正

经济劣势状态的功能，尤其是对妇女的经济保护。但《民法典》未能对离婚经济援助的适用条件及评估

标准作出具体规定。在实际司法裁判中，法官往往只能依据一般社会感情和情理来判断是否给予离婚妇

女经济援助。这种宽泛的评估标准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偏差，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一些女性可能

因为对援助程序的不了解或经济援助申请的能力不足，而未能提出经济援助请求。实际中，离婚后的农

村妇女在申请经济援助时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造成制度的实际应用效果未能得到充分保障。为了更好

地保障离婚妇女，尤其是农村离婚妇女的经济权利，未来立法应进一步明确经济援助的评估标准和实施

细则，以确保法律的有效性与公正性。 

4. 推进离婚救济制度在农村的适用的对策 

现行离婚救济制度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适用时存在结构性间接歧视，其消弭需超越表层普法宣传，

而应通过法治文化构建推动农村地区将男女平等观念真正贯彻到婚姻家庭生活之中。其次，目前有关法

律规定的具体评判标准尚有待进一步细化并具体适用，人民法院在审判离婚案时，也要注意维护离婚农

村妇女的个人人身权和财产权。 

4.1. 法治建设推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 

《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独立成编(第七编第 990~1039 条)系统强化了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人格权保护体

系，确立了以人格权请求权(第 995 条)为核心的人身安全保护制度，包括禁止令、行为保全等预防性救济措

施。然而，以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第 1165 条)为核心的婚内侵权救济制度仍存在立法缺位——现行法未明

确夫妻间侵权责任的特殊归责原则，亦未解决赔偿金从共同财产支付的责任财产混同困境[5]。由于农村妇

女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意识相对薄弱，在作为无过错方时，很难通过法律手段获取相应的损害赔偿。 
首先，要通过教育普及宣传等，摒弃农村传统“重男轻女”思想，让更多女性能够接受教育，让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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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女性认识了解到进步的婚姻观念和法治观念，建立起男女平等的思维方式。从思想根源上割除

对女性权益保护的歧视。其次，应该完善相应的家暴证据收集制度体系。妇女由于固有的性别差异，女

性属于弱势一方，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在农村，了解家庭暴力情况的多是街坊领居，但是由于熟人社

会中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很多证人不愿出庭作证存在家庭暴力情

况，部分妇女在受到家庭暴力时也很难有机会保存证据，这也就导致了部分妇女在离婚时很难获得由于

遭受家庭暴力而应该获得的人身损害赔偿。因此，完善相关证据收集固定制度，降低农村地区受家庭暴

力妇女的举证难度。强化农村妇女对《反家暴法》第 20 条告诫书、伤情鉴定等关键证据的固定能力，规

定相关的举证责任缓和制度，具体规则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 185 号中的裁判规定：受暴

妇女提供初步证据后，加害方反证未实施暴力。通过举证责任的缓和来破解实践中存在的受暴力妇女举

证困难的困境。 
最后，对于《民法典》中所明文规定的离婚责任兜底条款中的“他人严重过失”情况需要作出适当

的说明，将受害方可能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也应纳入相应的赔偿范围，使受害方可以获得相应的赔偿，

因此也能防止表面平等法律规范对农村妇女造成的间接歧视，同时更加重视和解决农村妇女面临的现实

问题，维护农村妇女的合法权益。 

4.2. 完善离婚财产分割制度 

以宅基地使用权为例，《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快宅基地确权登记的通知》(国土资发〔2016〕191 号)第
8 条第 1 款虽规定“依法维护农村妇女宅基地权益”，但实践中因从夫居婚姻模式导致的权利断裂问题突

出，妇女因婚姻迁移户口后，原集体经济组织依村规民约注销其成员资格(违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第 12 条)，新居住地又以“未满居住年限”暂缓确权(参见最高法指导案例 182 号)，宅基地使用权登记长

期遵循“户主代表制”(《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41 条)，未强制记载共有人，致使离婚妇女

无法依据《民法典》第 366 条主张用益物权分割，妇女在夫家仅享有派生性用益权益(依附婚姻关系存续)，
离婚时面临《土地管理法》第 62 条“一户一宅”原则下的退出强制[6]。 

虽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 18 条：“妇女不因结婚丧失原资格”，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未

明确“成员资格”的核心要件(如户籍、居住时长、土地依赖关系等)。实践中，各地法院执行尺度差异大。

为此，应该制定出台《成员资格认定细则》，明确“户籍 + 历史贡献”双要件，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赋

权，从实质上维护农村离婚妇女权益保障。 

4.3. 明细劳动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 

《民法典》规定的劳动补偿范围由配偶双方共同协议确定，这些规定反映了意思自治原则，但在充

分尊重配偶双方自主的同时，还应注重对协议内容进行实质合理的司法审查，以确定是否存在胁迫和明

显的不公平情况[7]。也就是如果双方虽然已经达成了协议，但如果存在胁迫等情形时也应该保护被胁迫

方的权利，对协议内容进行撤销或者宣布无效以保护其应该获得的相应补偿，在一些农村地区很多女性

可能由于男方的压力与强势地位而迫于无奈胁迫而对一定的补偿作出让步或者放弃补偿，这些情况在农

村非常常见。 
再次，劳动补偿标准应该具体化，应该在法律解释中明确家务劳动的价值和客观评价标准，对作出

家务劳动一方的价值与社会相同形式下的劳动价值等值转化，在家庭中，女性承担的厨师、清洁工、家

庭教师等角色的劳动，在社会上有着其客观的价值评价标准。因此，还应建立一个评估妇女在婚姻存续

期间从事家务劳动价值的制度，以便在确定离婚后从事家务劳动的补偿金额时，客观地评估在婚姻存续

期间从事更多家务劳动的配偶从事家务劳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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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明确经济帮助制度性质及其适用范围 

首先，应当明确指出，经济帮助的性质是配偶义务的延伸，如果经济帮助制度只被视为一方在困难

时期向另一方提供适当援助的道义义务，那么建立经济帮助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虚无。如果一方要求经

济帮助，另一方以各种借口拒绝帮助，因为这只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在实践中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法

律对不给困难方给予经济帮助的道德义务违反就没有约束力了。所以应该解释其具体性质，这样才能确

定其义务强制性，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在实践中才有适用的价值。 
《民法典》第 1090 条规定，离婚时一方给予另一方经济帮助的条件是“一方生活困难”。4“一方生

活困难”没有具体的解释标准，从加强保障农村妇女合法权益的角度来看，解释标准的确定应当考虑现

实中女性特别是农村妇女的现实生活状态和需求，在现实中农村妇女大多依赖家庭，离婚对其无论是生

活状况还是心理上都会造成比男方更大的影响。而如果采用“相对困难”的标准来解释的话就对农村妇

女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理解。大多数妇女因照顾家庭在离婚后而难以迅速融入社会劳动力市场陷入经济

困境、在就业市场中受到歧视，如果适用“相对困难”标准也给予了妇女更多的关照和理解，更加有利

于满足和关照农村妇女的特殊经济身心需求和利益。 

5. 结语 

当前，在强调人权保障的全球化背景下，妇女权利保障是否健全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方文明实力

的主要标志。面对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公正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提高妇女地位和实现男女平等的问题，

不能孤立地将保障农村离婚妇女权益视为单纯的妇女问题。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当前人权保障工作

的重中之重。要实现这一人权保障任务，就要走向精细化、具体化，不仅要更加重视妇女权益的保障，而

且要更加重视离异农村妇女、贫困地区妇女、少数民族妇女、老年妇女、残疾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权益。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通过改善农村地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水准、对农村地区

女性实行婚前财产协议的普法教育，以促使女性，特别是农村妇女，自觉维护其合法的人身财产权，在

家庭暴力中，面对其合法的人身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 
最后，更应该对《民法典》规定的离婚救济制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偏差进行审视和反思，以保障农

村妇女合法权益为重点和方向，从特殊妇女群体的角度，进一步推动民法典具体条款在实现男女平等中

的适用，加强实践中的人权保障，体现我国《民法典》对妇女人权的特殊关怀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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